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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 
尽管文学作品，宗教经典仍在演绎传递着上帝造人的故事，但事实上从达

尔文、斯宾塞等人之后，“人是猴子进化来的”几乎成了人类基本的常识。其实，

“人是猴子进化来的”这个被简化了的经典论断既对又不对。原因很简单，人确

实是猴子进化而来的，因为至少在目前的生物种类中还有至少外观上看来跟人类

非常接近的猴子，说它不正确，问题也同样在这里，已经有不少人有点错位地责

问：既然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为什么现在的尖嘴猴腮的那些东西们又还没有

进化成人？ 
现在的问题是，不管人是由上帝造的，还是由特定时期的猿进化来的，自

从人这种东西产生了之后，不论是出于避寒的目的还是出于遮羞的目的，人类在

不太长的时期内就脱离了赤身裸体的本来面目，比较随机地摘取自然界的万事万

物装点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如花、草、树皮树叶、兽皮兽骨、石头、贝壳等等。

就象有毒瘾的人一天也离不开鸦片和海洛因一样，自从人身上有了遮蔽肉体的这

些东西之后，除了洗澡和做爱，人类就再也没有能够脱离这些附属物。随着服饰

的日趋多样与繁复，人类的肉体本身对自然界的适应也就越来越弱，所以现在要

是听见某人跑一百米只需要八、九秒，人们就会毫不迟疑地把奥运会的金牌之类

的玩意儿挂在他脖子上。同样，儒雅的现代人要是偶尔目睹有谁能赤身露体地轻

松地穿梭于荆棘丛生、野兽密布的森林之中，或者能在喜玛拉雅的冰山、在北极、

南极的冰川自然地生活，都会艳羡不已。但孰不知，这些都是人类肉体曾经有的

本能。现代这些经过狩猎经济、产食经济、商品经济文明化的人类，如果不借助

于枪炮等代表文明的工具，在曾经是人类与之交融在一起的自然界中，他们就会

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直到今天，鲁宾逊仍然是被大多数人们推崇的，因为多数

人已经完全被文明异化，成为所谓文明的怪胎，与最初意义上的人越走越远。 
实际上，就是有了宗教、音乐、美术、银制餐具、华美的衣履、蒸汽机、

电、望远镜、指南针、小舟等促进人类前行，远离大自然、残害大自然的工具，

但就像前不久依然挺立、让世人瞩目的纽约世贸大楼一样，曾经被世人倾心的泰

坦尼克还是在它的处女航中，就在无声地漂浮的冰川面前香陨玉碎、烟消地灭。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服饰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和人类众多创造物中的一类，

它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同时，服饰作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不但以其异彩装点着人

类的历史，它也书写着、记载着人类的历史。道理很简单，只要想想，如果没有

人类为自己加在身上的服饰，那些对于曲线胴体和健壮人体的写真、素描等传世

之作，那些今天昂首挺立在大街小巷的照相馆、美容院等等还有什么存在的依据

和意义？ 
二 
 

刚刚逝去的这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转型——真正的由农业文

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这是中国许多仁人志士差不多奋斗了一个半世纪的梦想。

随之带来的是，那些与农业文明风雨同舟，与刀耕火种相伴的，原始的、素朴的、

结实的、笨拙的、粗糙的、手工的、费时的，也传递着深情厚谊的服饰地消亡与

流失。是要顺其自然地让这些服饰成为农业文明的殉葬品、工业文明的牺牲品、

未来世界的嘲笑品，还是让它们在后人心目中有一些“真切”的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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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虽然存在一种线性的进化关系，但作为人类社会的两种

文明形态并不存在现在人们经常使用的“先进”、“落后”等“大词”那种规约的

属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们是两种互补和并存的文明形态。否则，人类历

史就完全是一部“落后”、“野蛮”、“愚昧”的记录，这样也就会使“历史”两个

字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存在质疑，并自然地颠覆。可是事实上，人类并不像那个经

典的比喻所说的那样，在倒洗澡水时，也一同将婴儿倒掉，而是常常很明智地把

婴儿留了下来。文明的类型不同，作为文明的衍生物，服饰就有相应的表现。农

业文明的以手工为主的服饰虽然在形制上没有工业文明服饰的多姿多彩、花里胡

哨，但它所蕴集的“千层底”般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亲情、爱情、友情，对今

天看来恶劣生存环境的正视、思考、适应，对浩博的大自然、不可知命运、飘渺

的神灵的敬畏，对新生生命的百般呵护，对长者的祝福与祈祷，对美好、祥和生

活的期盼等等，都是现代金碧辉煌的商城中玻璃橱窗里，那些面无血色的、冷冰

冰的，主要以价格的高低来衡量其好坏的华美服装所没有的。在这既被金钱凝聚，

同时又被金钱不断隔离的社会，尤其有必要为人们日渐丧失的“情”谱写一篇象

样的祭文。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不得不日渐消失的服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体

现农业文明的服饰——犹如隔江犹唱后庭花式的夜郎自大、孤芳自赏，也不意味

着要像黛玉葬花那样的顾影自怜、自卑自叹与自恋。写这些东西仅仅是想记忆下

历史一些细小的真实，因为这些服饰确实在人类生存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也发

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凝聚体现着曾经享用它们的人们对具体日常生活的认真思

考、正视、执着与坚韧。 
工业文明是一种革新的、迅速淘汰旧事物的文明。在工业社会出现的每一

种事物，其生命与农业社会中事物比起来都要短暂些。所以，在中国进入改革开

放的新时期后，服饰就像同时期的人一样，特别浮躁，少有典雅、自信、闲适和

一分舒坦。许多服饰就像流行音乐等文化快餐，人们群体性的一哄而上吃了之后，

再豪放地、毫不顾惜地也是痛痛快快地将它从嘴巴或者是从肛门吐掉、拉掉。这

些你方唱罢我就登场的服饰，就像日本的首相——换得飞快。对它们的消失，就

象春天的一分尘土与两分流水，只能倍增人的伤感。 
为此，尽我自己的所能，在自己的记忆中，在他人的记忆中去搜寻这些已

经消失或者正在消亡的服饰，从而给过去这一百年的历史做一个小小的注脚，给

后人一点感性的图像和印迹，使历史不再显得那样的空洞、苍白、象天上的神一

样那样远离普通人的世俗生活。让他们不要再像我们这样，一旦说起历史就是一

些八辈子也打不着边的帝王将相、土匪草寇流氓地痞的“私”生活史，历史应该

是发生在他们前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是民众活生生的有血有

泪的常态生活。因此，给历史的细枝末节做一个记号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而每

天人们都得裹覆自己裸体的衣物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三 

坐在北京知春路悬在半空的蜗居中，注视着朗朗夜空下的冒着坚挺烟雾的烟

囱和犹如山村墓地三三两两的阴森森的鬼火般的，也有人说是耀眼的、斑斓的、

迷离的灯火，我的思绪离高楼大厦林立的北京、离霓虹灯此起彼伏的北京，离这

些年像个暴富的急速膨胀的“土财主”的北京非常的遥远。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思

念着那在千里之外的地处南国的故乡，和依旧在那小山庄不停劳作的白发苍苍、

身影佝偻的老母亲。儿时，同样是这样的深夜，当我朦胧地睁开双眼起来撒尿时，

年龄还并不是太老的母亲已经花白的头发，总是在昏暗的桐油灯下与暗淡的依稀

的桐油灯光一起闪烁。几乎一年四季的每个夜晚，母亲都是在一家人都睡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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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用她手中的针和线给爷爷、奶奶、父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做鞋、做衣裳。其实，

母亲的母亲，父亲的母亲，以及二三十年前天下大多数母亲她们基本上都是像母

亲这样过过来的，有的甚至比母亲还要辛苦。我并不想夸大“母亲”的作用，但

我觉得中国的历史就是在这些平凡的女性手中一针针、一线线缝出来的。没有她

们辛勤、任劳任怨地缝补、编织，中国的历史肯定更加破败、萧条、苍白与忧伤。 
祖母是看着我长到十七岁时才去世的，那时她已经八十二岁的高龄。祖母

的脚是典型的三寸金莲，因为不懂事的我在小时候经常的傻笑她的小脚和走路时

的碎步与颤悠，祖母几乎没有当着我的面洗过脚。这双小脚，使在农村必须劳动

的她行动十分地不便。在她的晚年，为了减轻母亲的劳累程度，直到她死的那一

天，祖母的衣物基本都是她自己缝补和盥洗的。由于老眼昏花，在缝补衣物时，

只要是放学后我在家，她就会让我给她把细线穿在针眼的小孔里。作为一个那时

还很小的男人——几岁的孩子，我是在祖母的影响下，学会简单地缝补衣服的—

—这项技能在今天已经被很多人轻蔑地嘲笑过。当我在无数个夜晚写这本小书

时，是眼前晃动的走路颤颤巍巍的祖母和母亲的白发伴随我、激励我坚持下来的。

为此，我要将这本小书献给我仍在劳作的母亲和已经在地下长眠十多年的祖母！ 
                                        

 

                                                 岳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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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斗笠 
《圣经》中记载，亚当和夏娃是受魔鬼撒旦——蛇的诱惑吃了伊甸园的智慧

果——苹果后，才知道赤身裸体的羞耻的，于是人类开始了这样的岁月：用树叶

或树皮遮蔽下体，主要是遮蔽两腿之间那后来被更多的人或真诚或虚假的称之为

“私处”、“羞处”或者认为是见不得人的地方。其实，人类社会在其日渐发展的

过程中是随着自身肌体对抗自然能力的减弱，由于避寒和好美的需要而不停地给

自己从头到脚添加这些附属物的。貌不惊人的斗笠就是中国人给自己添加的附属

物中的一种，它与中华文明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虽然斗笠距离现代都市生活已经非常的遥远，但近些年来众多武打片地流

行，各个电视台争相地排队播放，使斗笠借助江湖高手在“花朵”一般的青少年

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斗笠又叫葵笠、箬笠，因为其广泛的实用性，它几乎长期与中国人的其他衣

物同在，尤其是在广袤的农村，很长的时期它都是出行或劳作时必不可少的工具。 
斗笠是用竹篾、箭竹叶为基本原料编织，其外观常呈现尖顶和圆顶两种形式。

与很多精美的东西一样，好的斗笠在用料、选材、制作等方面都非常考究。精美

的斗笠常常用竹青细篾加藤片扎顶滚边，竹叶上夹一层油纸或者荷叶，笠面再涂

以熟桐油。不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样的斗笠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编织的。现在，

把这样的一顶斗笠悬挂在金碧辉煌的客厅，或者古朴的茶馆、棋室，主人的情调、

品味是会让不少人倾慕的。 
有的地方的斗笠是由上下二层竹编菱形网眼组成，外层由篾青编成，内层由

篾黄编成，中间夹竹叶、油纸、尼龙、锡箔或毛竹笋壳等物。为了能使斗笠比较

合适的固着在头上，不至于被风吹掉，有的斗笠在其尖顶或圆顶下还有缚头的头

箍。缚头的是竹编的透风帽圈儿，为了不伤着人头部的肌肤，也不让头部的骨骼

酸痛，篾条刮的十分的平滑。因为斗笠隔雨，故有的地方又把它叫做“雨帽”。

雨帽的称谓明显使斗笠有些委屈，因为就是在叫斗笠为雨帽的地方，人们也常常

用它来遮挡炎炎夏日的太阳，尤其是在机制的、轻盈的草帽还没有全面盛行的时

候。 
随着越来越多的乡下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远离黄土与苍天，斗笠的市场也就日

益狭小了，因为无论是在有形还是无形中，自以为先进的都市人及其所代表的都

市生活是以戴斗笠为耻的，何况几十年的建设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在事实上更

强化了城乡之间差距。但斗笠由于它经常能深深地把人的面部掩藏在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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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不想以真面目示人的人也就常常将它作为麻痹人的工具，就象交了华盖运的

鲁迅所做的那样——破帽遮颜。所以，虽然在现实的农民生活世界中，斗笠已经

被草帽、雨伞、雨衣等防雨遮阳的工具大面积地取代，但它在电影、电视、小说

等所构筑的镜像世界中却有着坚不可摧的地位。说一句毫不夸张的话，如果使很

多人倾倒的江湖世界少了那顶斗笠，江湖世界肯定或多或少都会显得有些平淡，

从而减色不少。同时，爱慕虚荣的现代人也常常在他曾经游玩过的地方——一般

都是比较偏僻的地方，买一顶斗笠以昭示他曾经到某地一游，或者借以寄托自己

一点点若有若无的乡愁与留恋。 
  
 

2、苏公笠 
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走了以后，川西坝子的男男女女从此在头上缠上了白布

帕子，目的是悼念在锦官城外与松柏为伴的这位智者、公仆。同样，因为以文、

诗、词、书、画及烹饪闻名、风流倜傥的东坡居士曾贬官惠州，在现在的惠州、

梅州、潮州及赣南地区，偶尔还能看见客家妇女头上戴的称之为苏公笠的帽子。 
苏公笠是一种凉帽。它是用竹篾织成圆圈，中间穿孔，周围用布条或绸帛

或五纱罗布缝住，所用布条有疏纹可通风。帽子戴在头上时，在露出的发髻上用

毛锸或竹片横插，从而使帽子稳定，人面也就被垂下的“面纱”遮住。 
与教义规定的穆斯林妇女必须以薄纱蒙面，不让“污浊”的男人睹其芳容

不同，也与西欧的贵妇为了显示自己的高雅、尊贵、神秘而头戴轻纱不同，客家

妇女之所以要用布条蒙面，朴实的中国老百姓们情愿相信这是起源于东坡痛爱小

妾王朝云的风流之举。 
传说苏东坡被贬官惠州后，洒脱的他常常携爱妾王朝云莅临花园，日日与

芬芳的鲜花，同样香气袭人的佳人为伴。为了使自己心爱的女人鲜嫩的肌肤不遭

受南国烈日的暴晒和夏日浊气的侵蚀，多才的子瞻就为爱妾特制了中开一孔的竹

笠。中开一孔是为了使王朝云向上的发髻在戴上帽子时没有阻碍。苏公笠的名字

也就因此而来。 
民间关于王朝云的传说没有更多，但一直生活在孤独中放荡不羁的才子苏

东坡是绝对怜香惜玉的，一首“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已经把它对

结发妻子王弗的哀思表达的回肠荡气。与金庸大师笔下的段正淳的一群女人不一

样，早逝的王弗有福，后来做小妾的王朝云也同样的有福，苏公对这些女性作为

个体的挚爱是生命的真实与自然地流露。 
除了给钱，买车或者买房子，买别人做的漂亮衣服，与苏东坡比，现代的

男人们又能为自己心爱的或心仪已久的女人做什么呢？难怪当今除了比比皆是

的爱财的女人外，也还有爱才的女人。 
 
 

3、白缠头 
在至今仍然富饶的成都平原，很难看到人们头缠白布帕子了，反而是在陕西

经常能看到如此的装束，并且头缠白帕，手提烟锅，浓眉长须已经成了陕西老汉

的典型的素描与速写，不少陕西藉作家的作品对此多有表现。但此一时，彼一时，

就是在民国时期，川西人头缠白帕还是十分普遍的事情。黄炎培在到成都见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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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后，就曾经写道：“川西男女白缠头，此俗相传念武侯，文野在心非在貌，东

邦木屐亦风流。” 
气候温和，少有寒风，因都江堰而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川西坝子的人为

何头缠白帕子？正如黄炎培的诗所说的那样，民间的百姓到今天还是认为这与三

国时期的诸葛亮有关。与今天很多一心想往自己包里搂的大小“公仆”们不同，

位及人臣的诸葛亮临死时也就“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为此，在诸葛丞相死

了之后，眼睛雪亮的老百姓们心甘情愿地为两袖清风的诸葛亮披麻戴孝。由于一

米多长的白布三年拖在身后劳作很不方便，渐渐地人们就把这孝布缠在了头上，

其方式也渐渐有了“顶羊肉”、“卷盘盘”、“缠三转”等不同。同时因为白色的缠

头帕脏的较快，在川北的山区与陕西汉中接壤的广元等地，就有了黑色的头帕，

并且质地也有了丝帕和粗布料、洋布料的不同，但多数都是中老年妇女缠饰，男

性则甚少。在川北，这种农村中老年妇女缠黑色头帕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随着在二三十年代出生的妇女地减少而渐渐绝迹。 
缠头的白帕子不光表达了对诸葛武侯的怀念之情，白帕子在善于信手拈来就

地取材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多种功能：抽烟的人常将烟杆插在白帕内；妇

女也常将针头棉线之类的卷在帕内；出门时，如果没带包，白帕子还可以用来包

东西；干活时，人们可以用它做护腰等等。正因为有如此多的用处，在红白喜事

时，它一度也是人们相互赠送的礼物。 
近代的列宁装、中山装虽然与列宁、孙中山有一些联系，但老百姓自愿用一

种服饰来表示对一个人的怀念、尊敬，并延续数千年，恐怕除了诸葛亮，没有其

他人有此殊荣。这也展现了中国百姓的执着。不知是今天的老百姓变了，还是今

天的清官少了，没有老百姓如此地执着了。如果再有成批的老百姓自愿“缠白头”，

那应该算是国之幸事了！ 
 
 

4、暖帽 
在清朝，统治者不光是要求人们剃掉脑门的头发，在脑后留长辫子，同时还

用帽子来区分人的身份地位，尤其是官衔的大小和等级。暖帽就是做些复杂的帽

子体系中的一种。清代男子的官帽，有礼帽、便帽之别。礼帽俗称“大帽子”，其
制有二式：一为冬天所戴，名为暖帽；一为夏天所戴，名为凉帽。 
暖帽的形制，多为圆型，周围有一道檐边，材料多为皮制，也有呢制、缎制

及布制的，其不同是根据天气变化而定。暖帽的颜色为黑色为多，其所用皮毛亦

有差异。最初，以貂鼠为贵，其次为海獭，再次为狐，其下则无皮不用。由于海

獭价格昂贵，后用黄狼皮染黑代替，名为骚鼠，时人争相仿效。康熙年间，一些

地方出现一种剪绒暖帽，色黑质细，宛如骚鼠。由于此类价格低廉，一般学士都

乐于戴用。暖帽中间还装有红色帽纬，或以丝制等。帽子的最高部分，装有顶珠，

多是红、兰、白、金等色宝石。顶珠是区别官职的重要标志。按照清朝礼仪：一

品官员顶珠用红宝石，二品用珊瑚，三品用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

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用阴文镂花金，九品阳文镂花金。顶无珠者，即

无品级。 
凉帽的顶珠与暖帽同，与暖帽的不同在其形制。凉帽，无檐，形如圆锥，俗

称喇叭式。材料多为藤、竹制成。外裹绫罗，多用白色，也有用湖色、黄色等。 
无论是暖帽还是凉帽，由于其所代表的等级、森严与尊卑，人们今天少有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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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埋葬清王朝的同时，暖帽作为其一种附属物也自然成为殉葬品而被埋葬了。 
 
 

5、霞帔 
霞帔在宋代以来，一直就是朝廷命妇的礼服，随品级的高低而有所不同。《格

致镜原》引《名义考》中云：“今命妇衣外以织文一幅，前后如其衣长，中分而
前两开之，在肩背之间，谓之霞帔。”明代霞帔就是这种形式。清代命妇礼服，
承袭明朝制度，以凤冠、霞帔为之。清代霞帔演变为阔如背心，霞帔下施彩色旒

苏，是诰命夫人专用的服饰。中间缀以补子，补子所绣样案图纹，一般都根据其

丈夫或儿子的品级而定，唯独武官的母、妻不用兽纹而用鸟纹。 
今天官太太们本身虽或多或少都有种优越感，但在服装上，她们更有条件追

求并展示自己的个性。凤冠霞帔是今天人们很熟悉的一个词汇，但却很难在现实

生活中看见这些实物，可能将来老师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解释这个词了。 
 
 
 

6、乌毡帽 
中国人戴毡帽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了。在《儒林外史》的开篇中，吴敬梓就给

那位一度与范进一样可怜的老童生周进戴上了一顶毡帽。因为薛家集的人决定聘

请周进做私塾先生，所以开馆那天，薛家集的头面人物在观音庵按惯例招待他，

周进就是在一阵狗吠声中出场的：“头戴一顶破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缀，那右

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如此

一描，穷书生周进落魄的穷酸相也就栩栩如生了。毡帽在文学作品中似乎总是破

落的苦命。鲁迅不但让他那爱大于恨的阿 Q 头上加了一顶这样的东西，也给他
许多美好的回忆的少年闰土和给他带来过无尽感伤的老年闰土头上带上了这东

西。 
在毡帽很流行的时候，其颜色大多是黑色，所以乌毡帽也就成了毡帽的代名

词。乌毡帽是尖顶、圆边，前沿摊成簸箕形。它是用低档羊毛反复锤炼，制成毛

毡，再上浆、洗练、染色后套在模型上制成能拉开象“长油豆腐”那样的帽坯，

再经造型，成为尖顶圆边的乌毡帽。农民买来后，一般都是自己再折成簸箕形，

使雨水能从帽子的前沿流下，同时还可以在帽子上边放香烟和票据等东西。 
传闻最初的毡帽并不是黑色，而是白色。在江南，制作乌毡帽的都相信老虎

是他们的祖师爷。传说生活在江南靠山的一位猎人一日追赶一只受伤的老虎至其

洞穴时，发现了虎穴中余温尚存的白色羊毛的圆形毡子。很明显，这是老虎长期

吃掉的羊的毛在老虎的屁股压积下而成。正是大冬天，猎人也就顺手戴在了自己

的头上。令猎人欣喜的是这顶“帽子”居然暖和异常。后来很多人就仿此形状用

羊毛做帽子。但因白色很容易脏，后来就染成黑色。 
在江南，乌毡帽不仅仅农民戴，渔民、船工、瓦匠等经常风里来雨中去的下

层人都戴，因此，乌毡帽一度时期是江南百姓的标志之一。解放前，茅盾、叶圣

陶等人与鲁迅一样都经常在自己的作品中用乌毡帽来代指这些处于生活底层的

劳苦大众。今天，江南已经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星罗棋布在青山绿水中的小

洋楼也取代乌毡帽，成了江南人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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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三角帽 
除了把直发故意拉弯，把黑发染成红、黄、绿、蓝等光怪陆离的色彩甚至干

脆把头发绞的短短的，直至像部分男人那样剃成光头之外，受电视广告及众多歌

星、舞星、影星地推波助澜，飘逸、乌黑、亮丽，随着身体的走动微微随风起舞

的秀发在今天差不多还是多数女性追求的一种美丽形式。但同样是在我们生存的

这片土地上，有一群妇女在长时间却不得不将自己的头发长年累月地粘在帽子

上。这种帽子就是瑶族妇女的“三角帽”。 
三角帽的制作是用竹片扎成架子，然后用一幅白布将架子四周缠起，用绳子

扎牢，再用一幅绣有花纹的青蓝色方帕从后边向前边覆盖而成。 
戴帽之前，头发要先用猪油或者蜜蜡梳顺，帽子戴上之后，头发和帽子就牢

固地粘在一起，从而使刮风和躬身劳动时帽子不会掉下来。三角帽一旦戴上后就

不轻易脱下来。同时，由于猪油、蜜蜡的昂贵、不易获得，有的人就一辈子不洗

头，没条件的人家几年也不会脱一次帽。贫穷的力量是强大的，舒适得体这些字

眼在穷人面前非常的苍白。就像笑话所讲的那样：当穷人向财主诉说自己已经有

几天都没吃饭时，财主经常会很惊奇地问，那你为什么不吃肉呢？但矛盾同时也

让人遗憾的是，不论在哪个时期，哪个地方，哪个王朝，穷人总是很多很多！为

数很少的富人总是看不起穷人，也永远无法理解穷人。 
瑶族中同样有很富裕的人。当戴三角帽成为瑶族妇女必须遵守的惯习时，能

经常脱帽梳发也就成了一个瑶族妇女身份与经济地位的象征。有条件的妇女脱帽

后，先将长长的头发向后拔，背后烧盆火，将发蜡慢慢地烤化，然后将头发梳顺、

梳洗后，再戴上帽子。 
现在，瑶族妇女基本从三角帽的束缚之下解放了自己那受之于父母的头发，

就是还偶然有戴三角帽的瑶族妇女，她们三角帽所用的头巾已经是四方花巾或者

花毛巾，而非一色的青蓝色方帕了。以此看来，某种习俗的改变不仅仅依赖于人

们的意识，有时物质因素显得更为重要。 
 

 

8、瓜皮帽 
瓜皮帽又叫西瓜冒，瓜壳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男人们常戴的一种帽子，尤

其是乡绅、阔老与阔少。 
最早感受瓜皮帽是在儿时看电影《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时候。我出生在川北

的农村，一直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一千多年前，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叹息的

“难于上青天”的古蜀道，至今仍然阻隔着外面花枝招展的世界。不要说我儿时

的时候，今天那里依然是“民贫地瘠”。现在，看电影、电视还是让村子中的孩

子们非常兴奋和高兴的事情，像过节一样。不同的是，我儿时只要一知道那里有

电影，就会和小伙伴常常奔走几十里地去看一场电影；而现在的孩子们可以适当

的免去这种奔走之苦，因为学校统一收得有电影费，每一个月，就专门有人在各

个村子之间轮流为学生放电影。 
在看《自古英雄出少年》那部电影时，一直在心中都觉得是坏东西的瓜皮帽

戴在那个有着漂亮老婆的小少爷头上，居然散发着异彩——小少爷居然那样的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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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时地还能帮助他那位漂亮、武艺高强的大老婆。于是，年少的我也就做着

能有一顶瓜皮帽的梦。当然，我是无缘戴上那瓜皮帽的。虽如此，今天看见有小

孩戴瓜皮帽时，心中还是痒痒的，不由得自己不驻足而观。 
瓜皮帽的形状像横切的半个西瓜，是由六块瓦布缝合而成。据传这种形制创

自明太祖洪武年间，取其六合一统之意。这种小帽形式很多，有平顶、尖顶、硬

胎软胎之别。平顶大多为硬胎，内衬棉花；尖顶大多为软胎，取其便利。瓜皮帽

所用的面料一般是黑色的缎子布，顶端常常用红绒结成大个红玻璃珠来装点。二

十世纪的前半叶，男性青年人常在春、秋天戴。虽然，后来因为十分自然地把它

与地主等封建余孽联系在了一起，莫名其妙地成了“批斗”、“横扫”和消灭的对

象，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华北地区，人们在结婚时，新郎还普遍戴用，与长袍、

马褂相配套。只不过，这套在一些人眼中有着浓郁的遗老遗少色彩的礼服在婚后

也就束之高阁了。虽平常也有人偶尔戴之，却已经被一般人看作是“赶俏”或者

将其看作是“烧包”了。 
现在，瓜皮帽只有婴幼儿或者少不懂事的孩子间或戴一戴了。其次，就是在

一些旅游景点或者摄影棚，瓜皮帽作为照相的一种道具，有自己的一块残存的天

地。 
就像山东话的“烧包”，北京话中的“傻比”、“傻冒”一样，在现下仍偏居

一隅的成都，那儿的方言中有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瓜娃子”，它同样

是说人非常宝气、愚蠢、傻里傻气。瓜娃子源自于在人们都不戴瓜皮帽来招摇过

市的时候，对那些敢冒天下之大不讳依然戴瓜皮帽的人一种贬称。这可能与成都

人对西瓜圆乎乎、胖乎乎、傻里傻气的视觉感受和心理感受有关。由于此词发音

洪亮，且张口就出，再通过四川有名的比较受都市、乡村老百姓喜欢的“口技”

专家李百清的传播，后来瓜娃子也就迅速地扩展成一句“国骂”了。 
当自己从农村到城市谋求生计的时候，这句国骂也没有在自己的身上少出现

过。当自己一人像个流浪儿似的在大街、商店和各种各样的门口进出时，不时都

会从你的正面、侧面，有是甚至是身后传来“你这个瓜娃子”带有蔑视的音响。

一开始还不明白，后来就觉得有些晦气。直到后来有一天，当这句国骂也突然从

自己的嘴巴脱口而出的时候，才猛然意识到一直没有为自己无缘无故受人口舌而

辩护的瓜皮帽的豁达和大度。由此，当自己每说一次“瓜娃子”时，我就会在心

中默默地为瓜皮帽“先生”致敬。 
 

 

9、简爱帽 
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对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读者来

说都不陌生。与易卜生的《娜娜》、小仲马的《茶花女》等作品一样，在倡导民

主、自由、科学的五四时期，它就曾经激荡过一代青年男女的心。虽然这种激荡

中间经过反资、反修、文革的断裂与阵痛。随着国门的再次敞开，《简爱》以它

恒久的魅力和那灰姑娘在精神上变成白天鹅的经典演绎，再次冲击、震荡着中国

新时期追求平等、美满爱情的男女的心。 
八十年代，当电影《简爱》流行于神州大地时，貌不惊人、不卑不亢的简爱

戴的帽子就成了多情的女性们，模仿的对象，尤其是城市姑娘和女大学生。但《简

爱》这部作品影响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女性本身，很多男性总是情不自禁地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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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化为故事中的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先生，希望周围的女性都是简爱并能认真地、

心甘情愿地、不知不觉地爱上他。一个已经近不惑之年，几易丈夫，很美同时也

很有内涵和才气，其身和形都洋溢着凄美与幽怨的女性，在一个淫雨霏霏、樱花

瓣瓣飘落的日子里.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在四川西北部一个偏僻
小县城的师范学校，一个年纪苍老、容貌丑陋却把自己视为罗切斯特先生的鳏居

的文选老师为了控制或者说让他班上的一个个出水芙蓉般的女生，使她们只爱慕

他一个人，在他规定的可以阅读的文学作品中，小说就只有《简爱》。而且更有

趣的是，那些女生唯一能戴的帽子也只能是简爱帽。结果，那些来自于山村的如

山菊一样质朴、清新的农家女孩十有八九的都成了那位道貌岸然的先生的玩物与

性工具。 
虽然有这样一个关于简爱帽不愉快的让人欲说还休的故事，但简爱帽本身就

像简爱这个人物一样：乍一看上去并不是很美，既不艳丽也不朦胧，但绝对是越

看越有魅力的那种。简爱帽的设计者是别具匠心的。在中国流行的简爱帽常用绢、

纱等轻盈之物做成，其色彩是能给人温馨、祥和、宁静和无限遐思的粉红、浅黄、

浅绿等。帽子的帽檐儿像一个过了极限的大帽盖，从两耳向后渐窄，到脑后就没

了帽檐，帽盔则很高，硬挺。帽子的整个外形在流线型中呈现出棱角，流动而不

阴柔，高挺而不突兀。而在帽盔和帽檐的结合处，外缚的一条二指宽的彩带儿更

增添其飘逸和灵动之美，既象山涧流动的清泉，又象一望无际的海洋中一朵朵小

小的欢快的浪花，也象李清照眼中“绿肥红瘦”中“红”。 
    除了那些被规定只能戴简爱帽的女孩子，不论那些一度喜欢戴简爱帽的女性
模仿的是简爱的神还是模仿的简爱的形，她们或多或少都还有求真求善求美的一

面。可是，当经济浪潮如滔滔江水般的冲刷和洗涤着人们的灵魂时，简爱帽也就

随着海水幽幽地漂回到那遥远的英吉利去了。不知是国人太过浅薄，还是一顶小

小的简爱帽太过深沉，国人与简爱帽之间只有蜜月，而没有婚期！他们的相逢是

徐志摩所说的那种偶然，“你我相逢在这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对于我们今人来讲，最好就是忘记他们“交汇时互放的光亮”了。 

 
 

10、礼帽 
礼帽是解放前在城市很流行的帽子，有身份的人、知识分子、大学生在出门

参加聚会、舞会或者什么沙龙时常戴之。礼帽一般圆顶，下施宽阔帽檐，微微翘

起。冬天戴的礼帽一般用黑色毛呢，夏天戴的则用白色丝葛。 
礼帽者，礼貌也。与其他帽子不一样，礼帽是特定场合穿戴以显示一个人身

份、地位，同时标志着一个人是否有教养、举止是否典雅、风度是否翩翩的帽子，

它常常与礼服相匹配。所以礼帽自产生以来，就是在一个比较狭小的圈子时兴的

东西，只有生活比较悠闲不用为生计发愁的人才频频地享用它。 
虽然今天商店中仍然有形制各异的帽子，但像以往那样专门用于正式场合的

礼帽很少有自己的市场。今天人们戴帽子与以往不同，更多的是要张扬自己的个

性与品味，特意彬彬有礼的礼帽就很显得不合时宜而自然被遗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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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人崇尚形美或意义不同，农村人的衣帽在传统氛围还很浓，即农业

文明还占主导地位时，与农村人一样的朴实、明确、实用。但这些一般都会被城

里人或自认为高雅的人诉之为“老土”或者“乡巴佬”。中原地区八十年代还能

见到的老风帽属于这种服饰。 
因为兜头盖脸，密实暖和，老风帽又叫老兜帽。这种帽子并非近代才有的

产物，它作为典型的农业服饰，也是农业文明延续的标志。在宋代，有名的诗人

范成大就曾徐徐吟道：“雨中风帽笑归迟”。 
老风帽由帽头、帽尾、帽耳巴和帽带四部分组成。帽头和帽尾用一块大布

做成，两块小布做成两边的帽耳巴，耳巴缀以帽带儿，便于束缚，中间都套上棉

花，长而且宽的帽尾披在肩后，护住脖子，两边的帽带儿交叉一系就盖住了大半

个脸，上边的帽头又遮住了上半个额头。头顶上留有核桃大的一个窟窿，女人戴

上后露出些头发，男人因另外加有帽垫儿，所以露出的就是一个大枣般的疙瘩。

帽垫儿街上有售，硬盔，外束黑色头巾，上缀一个用布裹实的硬疙瘩，年轻人戴

的是红色，老年人戴的是黑色。男人们戴风帽时，先戴上硬质的帽垫儿，再裹以

软胎儿风帽，帽带儿一系，或红或黑的疙瘩就钻出帽顶，高踞头上。男女有别，

女性的风帽就仅有风帽，没有帽垫儿，而且帽尾巴短。 
很难以说这种风帽戴上后能增加人的美丽、气质或者雅俊，但却因为它的

实用性，在中原地区，文革时都还有不少人戴，在改革开放后才渐趋绝迹。 
 
 

12、火车头帽 
火车头帽子又叫雷锋帽，这曾经是代表一个时代精髓的帽子。因为头戴火车

头帽子、乐于助人、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化身——雷锋的画像至今仍然挂满全

国各地，尤其是乡村破陋而又阴暗的教室里。火车头帽子不光对今天的国内人来

说不陌生，就是对关注中国的洋人来讲也很熟悉。 
火车头帽子最初是部队军人们冬天戴的一种麻绒帽，属于军队制服。在它产

生后不久，确切地说从五十年代开始，便迅速地在全国各行各业中盛行开来。火

车头帽子是机制帽，一般是黑色、蓝色或者绿色，硬质帽盔，麻绒耳巴，耳巴上

缀有宽宽的带子，以便从下颌处束缚。在寒冷的冬天，这种帽子一戴上，就可以

遮住大半个脸和耳朵、额头。就象万金油可以医治不同的病，万能钥匙可以开不

同的锁，由于它的造型比老风帽等帽子要好看的多，火车头帽子可以适应不同的

脸型，长脸戴之显得俊俏、挺拔，方脸戴之显得端庄、严肃，圆脸戴之则现憨厚、

和蔼，所以在那时基本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男人世界中，火车头帽子曾有着经久

的魅力。 
由于帽子中夹有的棉絮和麻绒耳巴使帽子的清洗不是十分方便，农民在冬天

戴的时候就常常做一个帽衬，缝在里面。冬天一过，就把帽衬取下来，只洗帽衬，

而把火车头帽子本体晒透，用纸或布包起来搁放。 
如果无视于冬天那些在北京城街头协助交警维持交通秩序的中老年人头上

的火车头帽子的话，那么就如同鱼儿离开了水就无法生活一样，当不在天天喊革

命时，人们赋予了相当革命内涵和政治意义和先进性的火车头帽子也显得不和适

宜了，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火车头帽子和它那个时代一起正被人们慢慢地遗忘。 
但对于我而言，火车头帽子无疑是要常住心中了，因为我最早认识火车头帽

子不是从后来才知道的有些圣人气息的雷锋那里，而是从那伴我走过童年时光的

11、老风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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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那里。 
小时候，家里穷，常常吃不饱，所以就想方设法地要跟爷爷一块去很远很远

的地方放牛。因为，爷爷放牛总是走得很远，是不可能回家吃午饭的，这样，母

亲就经常会给年迈的爷爷准备干粮做午餐。这些干粮一般都是玉米面烙的饼，偶

尔也会用白面（小麦面）做。很显然，小小的我自愿与爷爷一起走老远放牛绝不

是因为喜欢爷爷，喜欢放牛，喜欢大自然风光，唯一喜欢的就是那多少有些油气，

而且平常绝难在家中吃到的面饼。当然，一辈子都老是为他人想的，心地善良的

爷爷，只要我去，他都会毫不犹豫的，也是高高兴兴地把他的干粮给我吃，而我

也总是狼吞虎咽地、心安理得地吃，因为小小的我，觉得爷爷的肚子是不会饿的。

在天气渐冷的时候，爷爷一般都要戴着他那火车头帽子上山，经常把自己的烟锅

子插在翻卷起束缚在帽顶的麻绒耳巴里。有一天，爷爷突然着急地高喊，“我的

烟锅子不见了！”一同上山的小朋友都纷纷地帮着爷爷找他的烟锅子。大家几乎

把我们曾经在山上走过的地方都找了一边，因为烟锅子肯定是在山上，爷爷刚一

上山时，还抽过一袋烟。老找不见，爷爷虽然烟瘾犯了，但还是对小家伙们说，

“算了，找不见就算了！”实际上，爷爷不是想真正的算了，他自己真正的累了，

一个人坐在那里喘气。就在大家都绝望的时候，突然一个小朋友发现了烟袋就插

在爷爷头上的帽子上。爷爷当时高兴的说了一句，“你看这帽子！”因此，这帽子

也就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就是后来懂得了雷锋的意义，但

在雷锋头上的火车头帽子总没有爷爷头上的火车头帽子亲切、自然和让人思念。 
 
 

13、学生蓝布帽 
与火车头帽子同时代的学生蓝布帽与火车头帽子相仿，更确凿地说，它是对

火车头帽子的一种简单模仿，是火车头帽子的变体。 
软胎儿并带有月牙形的帽檐，使学生蓝布帽比火车头帽子更简洁、轻便却同

样地保暖，所以它也主要在六七十年代流行。学生蓝布帽多蓝色，少黑色。在崇

尚军人，一心一意要表明自己又红又专的年代，学生蓝布帽流行颇广，不光是学

生，工、农、商等行业差不多都有人戴。 
由于学生蓝布帽比火车头帽子多了一些世俗化的东西和随意性，刚改革开放

时，学生蓝布帽也还有一定的市场，现在，则很难觅其踪迹了。 
 
 

14、纸帽 
在所有的帽子中，纸帽可能是最为普遍也最具有游戏性质的一种帽子，孩子

的闹剧中，学校中最为简朴的戏剧演出中，都会出现它，因为自从纸在人类社会

广泛地使用以来，纸是最为方便的获取之物了。但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纸帽却成

了弄权者一种权威的象征，成为受侮辱者委曲求全、忍辱偷生、自贬自抑的象征

或者说机智、聪明的象征，这个年代就是文革。 
钱钟书这个名字在解放前就为知识圈的大多数人所熟悉。当他还在清华园读

书时，当时是他师长的吴宓将钱钟书称为年轻一辈人中的“龙凤”“俊杰”，与老

一辈的“龙凤”“俊杰”陈寅恪相对应。在改革开放后，当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写成的《围城》被重新解读和认识时，钱钟书的名字也响彻了海内外。据传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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